走过历史，鉴证时代 – 听李家瑞刘英俊二老回顾往事
从建国前到建国后，中国经历着巨大的变迁，作为时代的见证人，李家瑞，刘英俊二老在5月3日下午做客文化中心，亲身讲述他们所经历过的时代往事。从平常百姓的生活入手，二老再现了40年代到70年代平常人生活的点滴变化和那些时代背景下的各种珍贵往事。李家瑞和刘英俊二老曾多次做客文化中心的访谈节目，二老来自天津，幽默健谈，妙语连珠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善于观察积累。在退休后，他们自发搜集整理回忆中的各种往事片段，将平凡的日子过得不平凡。5月3日二老对往事的回忆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，纷纷参与交流，互相补充，会场气氛相当热烈。
四十年代 红白喜事
李家瑞李老是36年生人，开始记事的时候是四十年代。关于解放前的记忆，李老着重重现了当时的红白喜事。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，婚礼自古代起就是一个严肃而重要的话题。李老当时居住在天津鼓楼北侧的一个复式四合院中，建筑分前四合，后四合两道院，有门楼，前门后门，影壁等。他记得在他的大伯因妻病故续娶填房时，场面非常大，新娘子做八抬大轿，在鼓乐吹打队伍开道下来到婆家，大轿里有子轿，新人在子轿里，到洞房门口后，子轿被抬出进入洞房，新娘盖着盖头盘腿坐在床上，只准吃鸡蛋，不可以去洗手间，直至洞房夜。关于白事，李老记得奶奶临终前，父亲就请尼姑法师开始念经，在北房里有八仙桌，太师椅，尼姑法师念增福增寿经，一直念到人没了。然后前后四合院都搭起了天篷设为灵堂，门口有一队鼓乐吹打，一见来人吊唁，就开始吹，孝子们听到后就各就各位，跪好，接待吊唁者。念经诵经的分拨过来，有僧人，尼姑，道士，这些都是亲友花钱送的经。在出大殡那一天，“二十四扛”棺材，敲锣开道，有人打雪柳，有人吹笙，孝子跟在棺材后面，有专人（叫做查房）搀着孝子，拿着白铺垫，供孝子下跪用，女眷和孩子在马车上，白色孝袍戴孝。走到郊区，棺材转移到马车上，孝子们上马车，再走几十里进农村坟地下葬，同时请人念经。出殡的人从坟地回来，进门前要迈过火盆，去晦气阴气。入殓后要定时烧纸，一烧纸全家就要哭，就像个程序。入殓后计算天数叫头七，二七，三七，以七天为单位进行吊唁。
五十年代
李老讲到，50年代凭票供应粮食，票证制是政府采取的高明措施，那时缺吃少穿，物资凭票供应就是要保证老百姓人人有粮食吃。他个人每月粮食定量是三十斤，重体力劳动者四十斤。每人有粮本，到粮店，食堂，甚至到饭馆都要在交钱同时交粮票。粮票和粮食供应是对应的，不会出现拿着粮票但买不到粮食的情况。另外还有油票，肉票，布票，副食券，菜票，棕床票，板凳票，脚盆票，票证有很多种类。另外，三年困难时期（59年到61年）兴起公共食堂，农村居多，城市里也有，是街道办的，住在这一片的居民都可以吃。那时为度荒，有一种做饭方法叫“增量法”，还有一种饮食说法叫“瓜菜代”。增量法做饭由于能够使更多的水分进入淀粉粒，使出饭率大大增加，但是吃了这种增量法做出的饭，有个问题就是不经饿。刘英俊刘老讲到“瓜菜代”就是以瓜菜代替肉，没粮食，还拿野菜和粮食混着蒸出主食。讲到大炼钢铁，刘老讲那时小锅炉到处都是，白天照常上班，晚上下班后炼钢铁，57年中国钢产量535万吨，中央决定58年要翻一番，达到1070万吨，赶上英国，于是全民大炼钢。当时破坏了很多东西，炼出的也不是钢，是铁渣子。那时有意思的是如何鉴别钢，即用砂轮打，火星子飞出去，就是钢，火星子随轮转就是铁。另外，全国城市普遍设立给水站，一条胡同十家二十家，从一个给水站取水，按取水站水表总数平摊水费。那时还有劳卫制，李老说这是个正面的东西，全名叫“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”，是全民锻炼身体的标准，要达标。
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
困难时期继续，有种说法是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“。那时流行穿补丁衣服，裤子的膝盖处即使没破都要做出补丁，裁缝店还专门有做补丁的业务。那时流行穿浅绿色近米黄色的军装，有种说法是“狂不狂，看米黄”。政治运动非常多，比如工业学大庆，农业学大寨。65年左右，大庆铁人王进喜是表现突出的第一代钻井工人，农民陈永贵带领治理山西昔阳县大寨村农业，在土石山上开沟造地，梯田的水都是人挑上去的，在粮食短缺的年代实现了粮食产量逐年增加。就普通百姓生活讲，新人结婚要先向毛主席行礼，李老那时是工会主席，谁家结婚，他就送去毛主席语录四本和一个茶缸子，上写毛主席万寿无疆。刘老讲那时去商店买东西，店员见面首先说一句“要斗私批修”，顾客必须回答一句毛主席语录，搞得大家不想去商店。另外商品标签上一定要有毛主席语录，比如酒瓶子标签上写“要艰苦朴素闹革命”。在各个单位，员工必须早请示晚汇报，即早上上班前集体祝毛主席万寿无疆，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，晚上对毛主席像进行汇报。每人都有一摞红宝书，即毛主席语录。那时流行跳忠字舞，即向毛主席表示忠心的舞蹈，在场很多老人还对歌词曲调朗朗上口，在主持人的要求下，大家唱了一段，“敬爱的毛主席，我们心中的红太阳…”。那时还有节目叫群口词，就是说一句话然后摆一个动作，比如说“我们要造反”，“我们要斗私批修”。刘老说自行车上也得有标语，他曾经自己用红漆刷块木板，上写毛主席语录，架在自行车前，第一次上街就被红卫兵扣下，质问他为什么用白字写语录，不用黄字写。当时流行的一句自保提示语就是：宁左勿右。提到文革串联，在场大部分老人都参加过，都去过北京，还接受毛主席检阅。李老说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，场面极其宏大，中央说串联到北京的革命师生，都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，所以吃饭不用花钱。随便吃几天都行，吃的还很好，有面包还有肉。刘老说很多人重走长征路，从天津走了一个月到延安，那时的延安人山人海，后被安排上火车送回天津，火车上拥挤不堪，挤满了人，从门上不去，得从窗进。在文革期间，实行开门办学，即学生走出校门进行学工、学农、学军劳动。 还有上山下乡运动，老三届，66，67,68届高中生加初中毕业生都去，去兵团还算是较好的去处。由于医护人员缺乏，有很多经过简单培训的赤脚医生，满足了很多民间医疗需要。但是由于不专业和医护条件落后，也产生了很多问题。在文革中，批斗是常见的事，还有很多派别，保皇派，造反派。李老说那时如果两个人骑自行车撞了，第一句问话是问对方，“你是什么观点的？”如果观点（派别）一致就握手言和，观点不一致就得干一场。两派还时常有争斗，各自都有枪，那时各单位有武装部，也有枪。真枪实弹打起来叫武斗，文攻武卫。李老最后说，文革早已被国家全部否定了，那时的种种不正常的行为，现在想起来让人不敢相信。
在各种当年图片幻灯展示的辅助下，在场听众都仿佛被带回了当时的年代和场景，令人不禁唏嘘感慨在困难时期体现出的人自身的张力和耐力，以及在混乱社会状态中人性的扭曲与狂热。刘老谈到，文革不是一无是处，它给了所有人一个机会曝光自己最深层的人性与本质，真善美假恶丑全部淋漓展现，没有遮掩。
整场访谈活动在热烈的讨论声中结束，大家都意犹未尽，仍然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。人真是一个奇妙的动物，在外界条件的催生下，可以产生各种行为能力，从一个角度说是潜能无限，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也要小心自己的破坏力，人性可以向善，也可以趋恶，关键是我们是否可以时时跳出自我的情绪体，反观一下自己的状态，将自己调整到正向的方向，而不是人云亦云，被环境氛围误导。文革给所有国人以深刻教训，其实也更是一种对后人深刻的教育。
文化中心代表所有听众由衷感谢李家瑞，刘英俊二老对时代往事精彩的回顾与讲解，更多活动请见文化中心网站www.xtdcc.ca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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